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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与中国陆地边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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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多种治理维度和手段的系统性过程。基于陆地边疆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

境、邻国厚重的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水平等特征，宗教信仰在这一区域影响较大。不管从正面功能还

是从负面功能来看，宗教信仰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的功能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至深。宗教信仰本身是一把“双

刃剑”，既包含哲理性的内容，也有愚昧性的内容，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它既有积极的功效，也存在消积的影响，

因此在屏蔽宗教信仰负面效应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应该适当发挥宗教信仰积极治理功效。这种以软权力约束为特征的

治理手段，对于整合边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族群力量，压缩不利于和谐治理的异己力量，凝聚利于和谐治理的向

心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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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与人类社会相生相伴至今的特有文化现

象，尤其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陆地边疆地区，普

遍的宗教信仰堪称其基本特征之一，部分少数民族

全民信教现象随处可见。基于边疆个别偏远村落的

原始与落后局面，宗教信仰甚至成为当地世居群众

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从边疆地区宗教信仰的分布

来看，西南、西北地区更是宗教盛行的重点区域和

全民信教的集中区域，如西藏地区的藏族全民信仰

佛教，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等，

而且普遍呈现出门类多、派别多、信徒多等三多现

象。在边疆治理已日益提升到国家战略重要地位的

今日之背景下，以国家区域治理的宽广视野，从正

反两方面理性分析宗教信仰的边疆治理效应，对于

边疆宗教问题的科学、和谐治理颇有裨益，对于有

效发挥宗教信仰的积极治理功效、摒弃宗教信仰的

消极负面效应，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一、正视边疆宗教信仰的持久性和合理性存在

边疆治理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等多元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宗教信仰则好

比渗透到边疆治理各个领域的一股无形力量，看不

见、摸不着，但它却在其中发挥着真实而重大的影

响力。认清宗教信仰的边疆治理功能，首先应正视

边疆宗教信仰持久性和合理性存在的相关客观原

因。陆地边疆出现如此复杂多样的宗教信仰，自然

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与影响的结果，但相对恶劣的

自然地理条件、邻国厚重的宗教文化传统、边疆自

身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三大特征，应是

边疆地区宗教盛行的主要原因。其一，陆地边疆大

多位于崇山峻岭之中、戈壁沙漠之间，地处偏远，

远离国家腹心区，发展资源存在典型的先天不足

性，气候条件严酷恶劣、复杂多变，“干、寒”为

其基本特征。边疆特有的生态环境对世居少数民族

的生产、生存和生活造成了极大威胁与困扰，因

此，易于产生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对超越现实性的神

灵崇拜。诚如恩格斯所言 “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

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

它的宗教里。”①其次，中国边疆地区的陆上邻国大

多处于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大多具有浓厚的

宗教文化传统，加之同宗同源的诸多跨界民族普遍

活跃于国境线两侧，天然的血缘纽带和频繁的亲缘

走动，导致相互间的宗教信仰趋同并彼此深刻影

响，有些国家还是中国部分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起

源地，如印度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因此，在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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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文化与自然生态的边疆地区，宗教信仰得到迅速

扩散并不断深入到广大边疆各族群众中。再次，边

疆自身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是不可忽视的基

本原因。先天不足的发展资源加上后天落后的发展

理念，导致把边疆地区长期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安排

的边缘区域，以至于制约边疆发展的历史欠账愈积

愈多，短期内“清帐”并顺利实现边疆的跨越式发

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也是导致边疆宗教盛

行的一个客观原因，因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往往易于

孕育并发酵宗教迷信，这个事实已被历史反复证明。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团结一切拥

护社会主义、爱国爱教的宗教界人士，有效地凝聚

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各族群众革命力量。早在 1936
年，党就提出 “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

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① 的共同行动纲

领，这在当时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生死存亡之

秋，充分体现出了党的高明政治智慧和政治策略。
历经 60 多年宗教政策的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时至今日，形成了体系

完善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形成了保证宗教

信仰有效发挥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础和政策条件。
“党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是: 每个公民既有

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有信仰

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 在同

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

个教派的自由; 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

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② 党对 “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长期坚持，从边疆民族地区

的治理角度而言，可以看做是党对边疆地区宗教信

仰持久性和合理性存在的清晰认识。中国宗教问题

治理的总体稳定态势，一方面取决于党和国家对宗

教问题的理性对待和正视，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对政

教分离原则的坚决遵循。政教分离作为保证世俗权

力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不受宗教势力干扰的一条基本

原则，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政教分离’，就是人民政府对合法的宗教

既不加以推行，也不强行禁止，而是运用法律手

段，禁止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

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禁止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

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坚决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

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

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

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③

在国家治理的视野下，宗教既是边疆治理中

的核心问题，又可以作为促进边疆科学和谐治理的

辅助因素而发挥积极作用，充当推动边疆有效治理

的一定程度上的润滑剂和添加剂。但宗教毕竟是社

会发展较低级阶段文化异化的特殊表现形式，与马

克思主义科学信念有着本质区别，两者不可主次颠

倒，实施政教分离就是对符合社会进步和发展规律

的科学信念与理念的坚守。从边疆治理的现实情况

来看，宗教信仰对于边疆的科学和谐治理明显存在

一些负面和消极效应。如在宗教信仰十分兴盛的偏

远边疆基层地区，时常有宗教组织与势力干扰国家

政权系统的行政执法与司法公正，还有国内外反动

势力相互勾结，非法组织开展地下传教和文化渗

透，传播邪教思想和极端宗教思想，给边疆的科学

治理、和谐治理之路设置了诸多不可预知的障碍。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正视边疆地区宗教信仰合

理性和持久性的存在现状，坚定不移地持续实施党

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一方面，也要时刻

具备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积极

引导宗教组织的健康运行和宗教活动的合法开展。
唯有如此，才能最大化发挥宗教信仰之于边疆治理

的积极正面效应，最大化抑制宗教信仰之于边疆治

理的消极负面影响。

二、宗教信仰对边疆治理存在重要影响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界定，边疆治理就是国家政权

系统对边疆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的

总和。边疆治理是一个牵涉各个方面、关联各个领域

的系统性治理工程，国家政权系统对边疆社会的有效

控制和引导，是需要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和运用各种治

理手段的。而“宗教信仰在现实之外存在一种超自

然、超人间的神圣力量，它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使人对它产生一种敬畏、崇拜之情。人们一旦崇

奉一种幻想中的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灵，就不难获得

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心理上的平衡、爱与感情上的满

足。”③ 目前中国陆地边疆社会发展仍旧处在落后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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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明开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边疆村落牧场地区的少

数民族群众，内心仍然期待和向往有求必应的超人力

量。一方面科学技术和市场力量猛烈冲击着宗教思想

存在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迷茫

与无措，以及现代社会的一幕幕真实场景一次次动摇

了人们对科学信念的坚守。比如就对社会发展进步有

着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技术而言，一方面对人类自然

环境加以了必要的利用与改造，另一方面则给人类居

住环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巨大破坏，从这个层面看科

学技术就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同样不是无所不能

的，在它失灵的时候，需要一种精神信仰的力量和行

动价值的准则作为替代。
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与治理都脱离不了

特定信仰的价值支撑，特定社会阶段存在特定层次

的信仰水平，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陆

地边疆甚至可以定位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

始阶段，宗教信仰在边疆民众群体心理中的生存空

间仍然相当大，加之宗教信仰本身包含诸多合理正

义的道德价值观内容，可以作为边疆治理运用维度

的重要一极。作为一种依赖信教群众内心自律的软

约束力量，在边疆民族地区弘扬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道德良知标准的宗教内容信仰，抵制消极颓废、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宗教信仰内容，一

则可以提升边疆各族群众的道德情感素质，二则可

以大大降低运用法律规制手段治理边疆的各项成本。
宗教信仰在边疆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还

可以从边疆宗教信仰状况的几个基本特点得到进一

步佐证: 其一，边疆宗教信仰的长期性特征意味着

边疆各族群众历代相传的宗教情感恒久而深入，以

家庭、村落、族群为社会单位的宗教文化社会化媒

介，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后人，以至于在相当广阔的

边境地区的偏远村寨、牧场，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

传播甚至不及宗教思想的影响深刻。其二，边疆宗

教信仰的群体性特征意味着同一区域、同一族群范

围内的边疆各族群众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几率很大，

甚至常常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这点可以从许多边疆

少数民族全民信仰同一种宗教得到佐证。宗教信仰

的群体性特征可以迅速有效地组织群众和凝聚人

心，边疆治理过程自然可以适当运用。往往相同的

宗教信仰易于促进情感上的认同和思想上的统一，

如若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利用，对发动和组织边疆各

族群众投身边疆建设与开发是颇有裨益的。但宗教

信仰的这一特征也易于被敌对分子大做文章，他们

往往利用歪曲和极端的宗教教义蒙蔽和欺骗少数不

明真相群众，一旦聚成气候，对边疆稳定和国家安

全的破坏力将成倍增加。其三，宗教信仰本身的稳

定性特征意味着: 部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根

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左右，形成所谓的“宗教人格”，

不易于接受世俗社会文化和其他文化社会化方式，

进而增加了国家主流文化传播的难度和效度。因此，

不管是从宗教信仰之于边疆治理的正面效应看，还

是从宗教信仰之于边疆治理的负面效应看，无视或

忽视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与作用，边疆治理总体功

效必然大打折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宗教信仰对边疆治理有积极功能

宗教信仰的一般性功能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

慰藉心灵、平衡心态、调节情绪等等，但与边疆治

理过程直接关联的主要分为整合族群、促进道德内

化、规范边疆社会秩序、自然保护等四类功能。
( 一) 整合族群功能

边疆民族地区大致存在以多族群杂居为主、单

一族群聚居为辅的基本分布状况。因此，如何促进

一定边疆区域范围内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融

合，重构彼此认同基础上的整合性文化观念和价值

意识，这是实现边疆和谐治理的重大课题。从一般

意义而言，宗教信仰的整合族群功能体现在通过神

灵超现实性的神秘力量，持续整合特定区域内有一

定血缘关系、有共同生活空间或有共同生活方式的

聚居群体。边疆地区典型的村落和游牧文化，突出

的农业社会特征，使特定区域内构建一个共同认知

基础上的信仰体系凝聚力量、抵御风险是十分必要

的，凭借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力量是

应对大自然挑战和社会生活困惑的有效法宝。宗教

是一套地域色彩浓郁、超越族群界限的神灵崇拜思

想及信仰体系，共同的宗教信仰可以有效增强居住

在边疆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不同族群及其成员的思想

共识与价值认同。而在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社会里，

如果能不断衍生出可以汲取并整合不同族群文化中

文明理性的部分，构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融

互进、良性互动的文化发展模式，当是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在边疆建构的内在要求之一。这种文化发展

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文化内容的共性特征越来越凸

显，整合后的文化内容可以持续得到不同族群间的

共识与共鸣，进而有利于凝聚边疆各个族群的情感

心理及行为，打造共同的信仰观念，通过文化整合

方式治理边疆在现实中愈发体现出了特有的功效。
这种以软权力约束为特征的治理手段，对于整合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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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族群力量，压缩不利于和

谐治理的异己力量，凝聚利于和谐治理的向心力

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宗教的整合族群功能，虽然它的联系纽带很多

时候都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和典型的非理性特征，

但不能因此而抹杀宗教信仰整合边疆各族群众、凝

聚边疆建设力量的积极现实功效。重要的不是回

避，而是在边疆文化治理与发展的过程中，坚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与引导地位，在此基础

上，因势利导地正确发挥宗教信仰整合族群功能在

边疆治理中的积极效应。通过宗教的健康发展持续

推动、促进、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边疆治

理过程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同时也要警惕和防止宗

教信仰整合族群功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

面，警惕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的巨大渗透力攻击边疆

文化建设领域的薄弱环节，蛊惑不明真相群众制造

动乱、煽动分裂; 另一方面，谨防边疆社会中的不

法分子利用宗教的巨大整合力聚众闹事谋取私利，

极大地阻碍边疆地区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进程。
( 二) 促进道德内化功能

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文化与宗教文化始

终是相伴相生、同宗同源的两大文化现象，虽然在

后来的发展历程中，两种文化形式不断分化演化、
自成体系，各自独特文化特征愈来愈鲜明，但基于

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天然联系，道德与宗教

互相促进、互相推进、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总体

态势基本稳定。一方面，宗教信仰只有符合现代道

德文明进步的要求，才能获得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理

由，另一方面，道德自律手段的实施成效依托宗教

信仰的心理支撑，持久性、恒定性、深入性才会更

明显，道德软约束的自觉自发性特征才会更好的体

现出来。换言之，强化道德自律的需要是宗教合理

存在的依托条件之一，即便宗教信仰不是在边疆社

会开展道德治理的必选项，也应当是在良性健康引

导下的一种可选项，尤其是在普遍宗教信仰还是边

疆社会基本特征的前提条件之下。不管是法治方式

抑或规制治理方式，治理边疆社会的基本手段是运

用公共权力的强制性，是一种外力的推动，而德治

方式或文化治理方式，所依赖的是道德良心的自觉

和道德信仰的软约束，强调的是一种内心的自觉自

省，是典型的内力。治理边疆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讲

求公平公正尺度、摒弃人情世故的法律规则运行过

程，同时也是一个运用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和道德

价值观，引导边疆各族群众爱国守法、弘扬正义、
抵制歪风邪气的治理过程，两个过程是密不可分、
彼此支撑的有机统一体，即德治的积极正面功效发

挥离不开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法治的现代文明彰显

离不开德治的文化信仰支撑。
宗教信仰是特定时期出现的特定文化信仰类型，

虽然存在诸多不符合科学和现代理性的迷信成分和

神话色彩，但不可否定的是，宗教信仰中的向善、
抑恶和保持道德底线思想，具有促进社会道德内化

深化、降低法律法规实施成本的治理功效。“毕竟人

类道德的堕落和纯正宗教的丧失，常常是相伴而生

的。”“哪里没有信仰，哪里就没有道德”①。虽然此

种观点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宗教与信仰绝不可划等

号，信仰是一切对崇高价值目标的精神追求，但宗

教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广大边疆各族群众精神生活

进而成其为个人信仰的现实状况是客观存在的。我

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对边疆宗教生活的规范管理，

促进其健康有序运行，主动挖掘宗教信仰中积极正

面的道德引领功能，屏蔽并逐渐消除宗教信仰中消

极负面的颓废思想。关键是不能紧盯宗教中的消极

颓废思想不放，忽视了宗教信仰促进道德内化的正

面作用，因为即便放在现代社会，“宗教依然是一种

很重要的道德文化形式，是一种很重要的不可忽视

的道德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应尽可

能地把宗教信仰与道德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尽可能

地发挥宗教对道德建设的辅助性作用———毕竟进行

道德教化的方式、途径是多多益善的。”② 从积极正

面的一面看，宗教信仰里从善、积德、良知等道德

观念有效规范和控制边疆地区广大信教群众的日常

行为，有助于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利于抵制

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弊病。从

这层意义而言，宗教信仰里面的积极道德内容能有

效促使边疆地区广大信教群众从内心进行道德自律

和自省，彰显弃恶扬善的优良社会风气，积功德、
行善事，自觉约束个人和社会行为。当然，宗教信

仰的道德内化功能必须以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服

从整体与全局利益为发挥前提。从消极负面的一面

看，过于迷信宗教信仰，往往对宗教内容不加批判

的吸收，导致良莠不分，进而失去对生活的理性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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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丧失或直接缺乏自我评价标准，常常以超越现

实存在和现实生活常理的虚幻教义约束自我的一切

行动，处处遵循神的意志，这只会更加跌向愚昧无

知的深渊。倘若此时国内外敌对势力借助宗教的影

响力，以宗教活动为幌子，通过把自己伪装成道貌

岸然的“上帝代言人”，以“神人”或“超人”自

居，一旦骗得信徒的“顶礼膜拜”，他们就炮制谣

言、制造动乱、煽动分裂，对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破

坏力不容小视，而对受到他们利诱和蛊惑的少部分

信徒而言，意味着人生悲剧的伊始。
( 三) 规范边疆社会秩序

宗教信仰是一种依赖内心自觉自律的 “软”
社会控制，象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认为

的那样，宗教制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属于一

种内在性制裁，可以起到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他

说，“正如虔诚的基督教徒会因害怕入地狱而避免

违反教规一样，其他的崇拜者也是如此。他们尽量

使自己的行为举止不触犯他们强大的超自然神灵。
上帝、祖灵或幽灵的惩罚 ( 不管是今世或来世)

的威吓，是对规矩行为的一种有力鼓励。”① 维持

边疆社会的持久稳定与和谐，是边疆治理的核心任

务之一。边疆社会的持久稳定与和谐，是多种治理

手段的综合运用结果，一个不容抹煞的事实是: 伴

随宗教信仰在边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深深镶入，广

大边疆各族群众的组织、群居、家庭等各种形式的

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受到宗教的干涉与影

响，尤其在心理情感上更是如此。构建边疆和谐社

会，一方面要排除宗教势力对世俗政权治理的干

扰，另一方面，国家政权系统也要正视宗教信仰对

边疆社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即挖掘与开发对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推动促进作用的积极宗教思想

内容，同时加强对广大边疆信教群众的正面引导和

规范作用。按照 1993 年 11 月 7 日江泽民同志在全

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

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

理: 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②

只有在做好这三点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发挥宗教

信仰在促进和谐稳定边疆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效应。
宗教信仰的社会控制和规范功能跟其许多其他

的一般性功能一样，也是一把典型的 “双刃剑”，

一旦脱离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引领，就好比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在中世纪时期，

号称“现代文明典范”的欧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

黑暗期，根本原因就是宗教对世俗政权的全面侵

入，宗教教义几乎成为控制和引领欧洲社会的唯一

思想领域，欧洲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全部被宗教信

仰“绑架”，以至于严重阻碍了当时欧洲社会的发

展和文明的进步。在悠久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宗教

信仰同样发挥了不同寻常的社会控制功能，一分为

二来看，消极负面和积极正面的影响作用同样明

显，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至深的儒教、道教和

佛教进行分析，可以一现端倪。比如儒学推崇和谐

社会秩序的构建，同时鼓励个人层面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规范与

维持是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也必须认识

到被儒学宗教化了的根深蒂固的以 “三纲五常”
为主要内容的宗法伦理思想，一方面凭借宗法势力

的至上权威强力控制着整个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规

范社会的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却在很大

程度上窒息了人的思想自由和压制了人的人性自

由，社会生机和活力也得不到有效释放，毕竟儒学

是为了适应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持而应运而生

的。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化的一种民族文化传统，同

样不可忽视其精神文化产品的两面性，“其中有些

是美德，如恬淡超俗、深沉通变、崇尚自然等; 有

些则形成弊端，如阴柔圆滑、明哲保身、消极自私

等。”③ 佛教在边疆民间社会的影响同样十分广泛，

像因缘说、轮回说、善恶报应论等思想，对广大边

疆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产生了深远的规范与

引导作用，但人的命运由佛祖等神灵掌控等思想，

却极大束缚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展。其他如伊斯

兰教、基督教等等，既包含了一些积极进取的思想

内容，如“《古兰经》要求人们提倡节俭，反对贪

污; 崇尚正义，救危扶困，铲除邪恶; 买卖公平，

不牟暴利; 孝敬父母，与人为善，回报恩德等等，

这些说明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
文化伦理道德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我们应该积极

引导与社会主义相适应。”④ 同时也要高度警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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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消极颓废、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宗教思想和宗教势

力在边疆地区弥散开来，近些年“藏独”、“疆独”
分子利用宗教信仰的凝聚力屡次组织策划分化分裂

等破坏活动，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
在科学信仰的正确引领与统领下，宗教信仰是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发挥社会规范和社

会控制功能，美国在发挥宗教信仰规范社会秩序方

面的做法，对我国边疆治理有一定借鉴意义。众所

周知，美国是一个具有普遍且多样化宗教信仰的国

度，美国社会井然有序的运转状态固然主要得益于

其一整套滴水不漏、系统规范的法律体系，可也必

须看到“宗教信仰在美国扮演着培育公共参与行

为、增强社会资本、社会信任的温床角色。”① 在

中国边疆治理的实际过程中，也随处可见宗教信仰

在增强社会资本方面的积极效能。笔者曾多次在云

南边疆多民族地区调研，常常目睹到一幅幅民族团

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感人至深场景，在这些边疆民

族团结创建示范区，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各族

群众在长期共同的生活中，形成了相对趋同的宗教

信仰，相同的宗教信仰支撑着彼此间的内外部信

任，推动着各族群众对边疆社会秩序的自觉遵守。
像在云南省德宏、西双版纳等边疆傣族地区，傣族

群众几乎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奉 “积善

行，修来世，最终达到涅槃，否则来世将受到打入

地狱、转生为饿鬼和畜生的三恶惩罚”的佛教教

义。以至于这些地区的鸡鸣狗盗之辈格外受到唾弃

和严惩，始终保持着朴素的民风和良好的社会风

气，“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现象随处可见。受佛

教信仰的深刻影响，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普遍具有

深厚的感恩图报情结，当许多傣族民众谈及如今的

美好生活，始终忘不了共产党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

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先进文明，党的合法性基础可以

说在这一地区相当扎实。由此看来，宗教信仰被科

学信仰取代固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宗教

信仰必须服从服务于科学信仰，才能有继续存在的

合理性，绝不可颠倒次序或者画等号，这是一条铁

的法则。但宗教信仰完全被科学信仰取代显然是一

个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宗教信仰还有其存

在合理性的社会时期，发挥宗教信仰积极的社会控

制和规范功能，尤其在治理边疆社会的实践过程

中，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
此外，宗教信仰慰藉心灵、平衡心态、调节情

绪等功能，对于维护边疆的良好社会秩序也有间接

性的促进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涌入

边疆社会的“深水区”，市场竞争法则、多元利益

意识、物欲横流思潮、道德良心拷问等现代化的副

产品纷纷在边疆地区“落叶生根”，积极的、消极

的、正面的、负面的因素一并带入，一次次冲击着

以农耕为生活方式的广大边疆各族群众的心理底线，

生活的迷惑、前景的迷茫、思想的困惑相互交织、
相互充斥。尤其当发现外来人群利益唯上的价值观

带来滚滚财富，而自己因长期固守“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却只够填饱肚子，随之而来的

心态失衡感和相对剥夺感油然而生。改革开放的巨

大成功一方面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却在社

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时常出现精神信仰的无所适从，

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以及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人

们的心态愈来愈浮躁，往往迷失自我，失去人自由

本真的心灵归宿。宗教的精神慰藉功能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起到平衡心态的功能，尤其在现代理性文明

尚未在边疆地区完全建立起来的时期，宗教信仰平

复浮躁、失衡的心态还是很有现实功效的。
( 四) 自然保护功能

即便追溯到遥远的历史长河中去，边疆地区也

基本上是 “偏远、贫穷、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国家腹心区

域，同时边疆也历来都是宗教信仰的重点区域，取

决于这一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社会生产。
就是放之今日来看，由于地理条件、人文条件、资

源条件的先天差距，边疆和内地发达地区的发展差

距绝非一朝一夕能弥补，这是边疆治理的认识起点

和现实基础。边疆地区大多位于崇山峻岭之中、戈

壁沙漠之间，气候高寒、干燥，自然资源的再生和

繁殖比较困难，生态保护难度和压力较大，如果当

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遭到人为破坏，边疆各族群

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压缩，

持续发展的条件更是难以为继，跨越式发展更成为

了“水中镜月”。比如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年

代初的 “大跃进”时期对广大陆地边疆地区原始

森林的“进山伐木”运动，对当地自然生态的完

整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今虽然过去了几十年，

但其留下的后遗症至今仍存在，在个别边疆地区甚

至成为了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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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边疆地

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工程

要以自然生态不受破坏为前提。
许多宗教本身就起源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

拜，原始宗教的雏形首先表现在对现实动物、植

物、气候等自然存在的幻觉构想，进而构建出一个

虚拟的图腾崇拜模型，历经人类漫漫长河，发展到

今日之宗教。虽然宗教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到了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必将消失，但就现在而

言，不管是从人类情感的现实需求来看，还是从边

疆地区的现实基础来看，宗教信仰还必将长期存在

下去。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时期之际，利

益意识膨胀、发展瓶颈制约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正处

于突发期，边疆社会自然不能幸免，而且还会加剧

民族心态失衡和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比如在巨大利

益诱惑和驱使下，导致对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不计后

果的肆意掠夺，尤其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此类短

视行为甚至还得到了部分边疆基层政府的暗中助

推，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实施

效果也必将打一定折扣。人类改造大自然能力的不

断提升，确实成几何级地增加了社会财富，但如果

因此而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人类家园的悉心

保护，显然会得不偿失。
中国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边疆地

区，维系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状态，

对那里的山山水水有着难以割舍的依念，对生我养

我的自然生存环境充满了依赖和敬畏。内心大多持

有大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心理，有一种自觉自

发保护家乡土木树草的基本信念，对自己族群内部

成员甚至有普遍的标准化要求，对外来力量也如此

抵制和约束。这种崇拜大自然的宗教信仰心理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边疆地区完整生态的保护，最典型的

当属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西藏地区。西藏高原气候

恶劣、地形复杂，高寒特征十分明显，自然生态环

境相当脆弱，自然恢复能力低下，一旦遭遇人为破

坏，修复周期将相当漫长。在这种独特的自然生态

环境里，藏传佛教的宗教教义里形成了对神山圣水

的虔诚信仰，从某种程度而言，西藏这一片无限美

好的自然风光和神圣净土的持久保存，藏民对家园

神山圣水的虔诚信仰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对神山圣水的宗教信仰，一方面记录了雪域高

原渊源流长的宗教文化积淀以及宗教信仰的独特治

理功能，另一方面展现出了藏族人民追求心灵归

宿、向往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虔诚信念和美好愿

景。可以说，青藏高原这片号称人类最后一块净土

的自然保护圣地，之所以能历经千千万万年，仍旧

保持它令人神往的神秘面纱，是与藏族全民对神山

圣水的虔诚宗教信仰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对神

山、神湖至高无上的顶礼膜拜信念，青藏高原这片

地处祖国边陲的宝地上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才得

到了完美的保存。但凡去过西藏的人们，在西藏境

内随处可见藏民朝拜神山圣水的一幕幕美丽风景。
抛开宗教迷信因素，我们确实应该承认宗教信仰在

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积极功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此类宗教信仰起了保护自然生态的法律法规手

段所不能起到的特有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当清晰的认识到，毕竟宗教信

仰的保护自然生态功效是派生出来的一种副产品，

依赖的只是信教群众内心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

代替不了稳定性和效果性更强的法律规制，在现实

利益和市场竞争的冲击下，精神信仰易于被物质利

益冲击得七零八落。因此，只有在建立健全的法律

规则的前提下适当发挥宗教信仰的辅助性效应，把

宗教信仰对大自然崇拜的内心自律转化为对法律规

则持久的自觉遵守和至上崇尚，才是保护边疆自然

生态环境的正确选项。

四、摒弃宗教信仰在边疆治理中的负面效应

在边疆治理过程中，引导与发挥宗教信仰的积极

正面效应，如规范边疆基层社会的秩序、增强法律实

施的道德支撑、调节处于现代化漩涡中的边疆民众的

心态失衡等等对边疆的和谐科学治理是颇有裨益的，

当然前提是首先充分认识到并有效克服宗教信仰带给

边疆治理的负面效应，才能有的放矢地释放其正面效

应，这是由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决定的。
宗教信仰的负面效应表现的极为复杂，常常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宗教常常鼓吹 “神”
或“上帝”主宰一个人的命运，易于束缚信教群

众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人被宗教信仰占据全部精

神世界，可能变成宗教信仰的 “奴隶”，作为人的

主体性特征将不断消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宗

教就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

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① 其二，大部分宗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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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许多颓废悲观的内容，如佛教认为人的命运命

中注定，一切不必强求，听天由命。如果一个社会

盛行这种信仰，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以及人的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会受到极大的侵蚀，极不利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其三，过于泛

滥的宗教信仰易于侵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边

疆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固然不会短期改变，但

也不可随其恣意发展，国家政权必须在可控的范围

内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促使其健康有序发展，

在阳光下运作的宗教事务和宗教活动必然自觉自愿

服从国家的规范化控制与管理。只有那些宗教极端

势力和邪教势力才会鼓吹宗教的自由发展，他们往

往打着 “宗教的幌子”实行民族分裂破坏活动，

而边疆偏远地带往往成为他们发起分裂破坏活动的

首选地，因为这些地方往往疏于防范。他们惯用伎

俩就是制造谣言、欺世盗名、蒙骗并煽动不明真相

群众，利用恐怖和破坏活动制造边疆社会的心理恐

慌，挖空心思对党和国家进行思想攻击，虽说成不

了什么气候，但还是会或多或少侵蚀国家政权的合

法性基础和在边疆地区的政治认同。
既然宗教信仰在边疆治理中同时存在正面效应

和负面效应的可能性，只有有效的屏蔽其负面效

应，才能真正意义上充分有效的发挥其边疆治理的

正能量。关键是必须对边疆地区开展持之以恒且行

之有效的文化软治理，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与指导边疆治理的整个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武装边疆治理者的头脑，作为边疆治理

的最高指导思想。同时厘清科学信念和宗教信仰，

增强政治智慧、政治洞察力和鉴别力，分清宗教思

想里面的哲理与愚知，尤其杜绝对宗教信仰的盲目

信任和盲目跟随，只有这样，才能在边疆治理过程

中有效驾驭宗教秩序的正常化和可控化。同时，要

特别防止边疆治理过程中的两种错误倾向，避免走

向两个极端。两种错误倾向是指 “宗教信仰万能

论”和“宗教信仰无用论”，前者认为基于边疆宗

教信仰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况，把宗教信仰的一般性

功能“万能化”，认为只有宗教信仰可以治理各种

现代病，宗教信仰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不愿理性

分析宗教的积极和消极、正面和负面治理效应，这

种倾向相当危险，必须高度警惕; 后者一味强调并

最大化宗教信仰的非科学、非理性特征，极度害怕

其消极负面效应在边疆地区的持续发酵和扩散，甚

至呼吁为了加速推进边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和维护

国家安全，建议直接取缔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以

上两种错误认识对当代边疆治理都有极大的误导

性。正确的做法即正视边疆地区宗教的长期性和合

理性存在，积极开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文化先进要求的宗教文化保护和学术研究事

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凝聚力和文化整

合力引导边疆宗教的健康有序发展，团结一切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宗教界人士，与边疆治理的主体

———国家政权系统形成合力，共同抵制利用宗教大

做文章的国内 “三股势力”和国外反华势力，适

当发挥健康理性的宗教信仰文化的道德自律作用，

把宗教信仰带给个人和社会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

化程度，这也是符合现代公共治理理念的。

Ｒeligious Belief and the Governance of Chinese Borderlands
FANG Sheng － ju1 ＆ LV Zhao － hui2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Chinese borderlands is an integrated process with multiple means and perspectives． With relatively unfa-
vorable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poor socio － economic development plus the strong religious influence from abroad，the functions and
influence of religious belief in Chinese borderlands are obvious． Because religious belief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ents，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former and avoid the latter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ese borderlands． This kind of governance based on soft
power is helpful to integrat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weaken the separatist force．
Key words: religious belief; governance of Chinese borderland; effects o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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